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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匠精神”是一种先进的社会意识，是匠人们在生产或加工产品时运用高技能水平，

对待产品品质独具匠心、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一种职业精神。职业院校在育人过程中

忽视“工匠精神”的传授，传统观念、社会变迁、文化传承、个体因素等缘由阻碍了职业教育中“工

匠精神”的回归。从职业教育内外部环境因素来重塑职业院校学生的“工匠精神”，已成为现代职

业教育的深切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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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5年央视频道推出的《大国工匠》系

列片，到 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的“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

品质、创品牌”，再到 2017年总理在全国两会

中提出的“质量之魂，存于匠心。要大力弘扬

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恪尽职业操守，崇

尚精益求精，培育众多‘中国工匠’”，“工

匠精神”一词已被社会各界提及与讨论。这让

人们看到了国家的态度，也鼓励了人们重振

“工匠精神”的信心。重振“工匠精神”已经

离不开职业教育，传承和共建职业院校师生的

“工匠精神”已成为时代的召唤，也为我国供

给侧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一、对“工匠精神”的再认识 

如今“工匠精神”一词被高频率提及，导

致人们经常将“工匠精神”和“职业精神”相

混淆，不同程度地泛化了“工匠精神”的内涵。

诚然，两种精神有着共同点，比如都要求从业

人员具备尚德精神、创新精神、奉献精神等，

但将许多原本不属于“工匠精神”而属于“职

业精神”的内容包罗进去，这显然并不恰当。 

从逻辑学来看，“工匠精神”属于“职业

精神”的范畴，“职业精神”是外延大的概念， 

 

“工匠精神”是外延小的概念，两者是一种隶

属关系，“职业精神”包含“工匠精神”。从

哲学角度来看，它们是普遍和特殊的关系。“职

业精神”是所有从业人员具备的精神品质的总

和，“工匠精神”是从属于“职业精神”的个

性化存在，是一种特殊的、程度化不同的一种

“职业精神”。从适用对象上来看，“工匠精

神”应在某些产业或行业需要被培育和倡导，

比如制造业、物质资料或实体产品生产与加工

业，但是并不是所有产业或行业都强调具备

“工匠精神”。不看对象的特点和适用的范围，

肆意泛化工匠精神，僭越概念的边界，就会形

成“工匠精神”开花无果的局面。 

跳出“职业精神”，社会的媒体也曾闹出将

“工匠精神”一词牵强附会、东拉西扯的笑话。

在某些舆论场合中不恰当地过分解读，刻意滥

用热议词语，这既是一种盲目的潮流追赶，更

是对社会主流价值标准的亵渎。“工匠精神”是

对传统技艺的传承和致敬，肆意泛化它的内涵

和外延，把原本某些人、某些事的负面影响归

结为缺少“工匠精神”，企图用“工匠精神”来

掩盖事物的成败或方向，实际上是对这种精神

的戕害。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工匠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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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化和表浅化理解进行批评和正读。 

    针对“工匠精神”的泛化思想，学术界也

在积极地加以阐释和说明，避免“工匠精神”

成为一种“被精神化”的泛化迷恋和政治包装。

但是，“工匠精神”作为社会发展的高频词，

学术界并没有做出统一的界定。有的学者直截

了当，认为“工匠精神”就是把事情做好的欲

望。有的学者概括了“工匠精神”的四个品质：

精益求精、严谨、耐心、敬业。有的学者认为

“工匠精神”有着“别出心裁的设计、精益求

精的质量、美轮美奂的技艺，精湛绝伦的品质”

的要素，是一种职业态度和职业操守。有的学

者则认为工匠具有坚实的精神操守和笃定的价

值追求，有匠心之基，它承载着社会主流文化，

成为一个民族的“行动和习惯”，并且受法和

制度的约束，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等等。 

“概念是思维的重要工具”。从不同维度

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做一概括：第一，它是一

种职业精神（或者可以说是态度、操守、价值

观），是社会意识范畴里的。第二，它需要专业

训练和文化熏陶的影响。第三，对待产品的理

念上是精益求精，寻求突破的。那么我们应该

怎么去诠释“工匠精神”这个涵义呢？古籍

《说文》中记载：“匠，木工也。”我们可以

看出今日的“匠”俨然由木工转变为心思巧妙，

造诣高深的代名词。魏源也曾说过：“技近乎

艺，艺进乎道”。其意是在追求技艺的同时，

更注重“道”的培养。这里的“道”，就是我

们所谓的“匠心”。“匠”代表高技能，“心”

代表崇高的职业精神。庄子把道家美学和人生

境界体现在他的“庖丁解牛”、“运斤成风”、

“津人操舟”上。《说文解字》也有这样的描述：

“‘工’，巧饰也。”换言之，“工匠精神”

是匠人们在生产或加工产品时运用高技能水平，

对待产品品质的独具匠心、精益求精、一丝不

苟、追求卓越的一种精神，本身具有很强的社

会价值和教育意义。我们只有正确把握“工匠

精神”的内涵，才能使“工匠精神”源于职业

教育，在职业精神中升华，高于职业教育。 

二、“工匠精神”在职业教育中的缺失与回归 

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精于工、匠于心、品

于行、化于文”，这就是“工匠精神”最简单

的总结。达成“中国制造 2025”、“中国智造”、

“优质智造”的宏伟目标和理想需要大师，但

是同样需要巧匠。众所周知，瑞士的手表、德

国的机械、日本的管理是举世闻名的。经过数

次工业革命的洗礼，造就了这些发达国家品牌

制造业的奇迹。美国当代著名思想家理查

德·桑内特在新著《匠人》中论道：“作为思

想的匠艺代表着一种特殊的人的境况——专

注” 。它要探讨的是一种基本的人性冲动：纯

粹为了把事情做好而好好工作的欲望。“一生

专注做一事”的日本手工匠人也造就了今天日

本制造的精湛品质。正是由于对“工匠精神”

的崇尚和遵守，“术业有专攻”、传统继承、

科学严谨、勇于创新的职业精神以及对待职业

岗位的责任感、认同感、使命感和荣誉感，成

为了各自领域的“领头羊”。而这些国家具备

了一个相同点：重视职业教育，一以贯之地培

育准职业人的“工匠精神”，在工作中习惯化

地传承和发展。 

“工匠精神”虽然在职业教育中没有消亡

殆尽，但始终是教育实践过程中的一个盲区。

在以往充盈着过剩经济、卖方市场、漠视消费

者的各种企业顽疾的格局和背景下，改革开放

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工匠精神”淡化甚至是

近乎消失是不是就能以此为借口呢？追寻“工

匠精神”缺失的缘由，可以从观念因素、政策

因素、文化因素、教育因素、个体因素等几个

方面进行分析。 

首当其冲的要追究传统观念对于“工匠精

神”的束缚。教育观念上，“学而优则仕”、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

品，唯有读书高”等消极教育观念贯穿着学习

生涯，甚至当代社会有些人还持有这样的观点。

普通教育尚且如此，何况是沦为次等地位的职

业教育？功利观念上，急功近利者认为有钱就

是成功，功成名就、光耀门楣比任何时候都更

现实，在这样的金钱价值观驱使下，又有多少

人愿意成为默默奉献的手工匠人？再加上我国

摆脱不了应试教育的桎梏，重拾指尖上的劳动

教育的弱化，轻视劳动教育致使学生养成惟书

本化的好逸恶劳、纸上谈兵的思想泛滥，厚植

“工匠精神”养成的社会土壤逐渐地腐蚀殆尽。 

以政策制度方面看，可能是历史原因，过

去的三十年是中国急速奔跑的发展时期。从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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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相同点：重视职业教育，一以贯之地培

育准职业人的“工匠精神”，在工作中习惯化

地传承和发展。 

“工匠精神”虽然在职业教育中没有消亡

殆尽，但始终是教育实践过程中的一个盲区。

在以往充盈着过剩经济、卖方市场、漠视消费

者的各种企业顽疾的格局和背景下，改革开放

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工匠精神”淡化甚至是

近乎消失是不是就能以此为借口呢？追寻“工

匠精神”缺失的缘由，可以从观念因素、政策

因素、文化因素、教育因素、个体因素等几个

方面进行分析。 

首当其冲的要追究传统观念对于“工匠精

神”的束缚。教育观念上，“学而优则仕”、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

品，唯有读书高”等消极教育观念贯穿着学习

生涯，甚至当代社会有些人还持有这样的观点。

普通教育尚且如此，何况是沦为次等地位的职

业教育？功利观念上，急功近利者认为有钱就

是成功，功成名就、光耀门楣比任何时候都更

现实，在这样的金钱价值观驱使下，又有多少

人愿意成为默默奉献的手工匠人？再加上我国

摆脱不了应试教育的桎梏，重拾指尖上的劳动

教育的弱化，轻视劳动教育致使学生养成惟书

本化的好逸恶劳、纸上谈兵的思想泛滥，厚植

“工匠精神”养成的社会土壤逐渐地腐蚀殆尽。 

以政策制度方面看，可能是历史原因，过

去的三十年是中国急速奔跑的发展时期。从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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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短缺到产能过剩，我们想要在奔跑的同时还

要展现优雅的身姿，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仔细想来，这个时期的“工匠精神”的确没有

达到“精耕细作”。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制度上

的缺失就显而易见了。“工匠精神”是离不开工

匠制度孕育。国家不强调工匠制度，职业教育

又怎么轻易呼唤“工匠精神”呢？ 

从文化传承方面看，“工匠精神”并不是

舶来品，中华民族也有“庖丁解牛”、鲁班学

艺、卖油翁等历史悠久、脍炙人口的“工匠”

式传奇，但是有许多工艺和技术失传、失真现

象严重，传统工艺传承后继无人，队伍稀缺。

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机械化生产

逐步代替手工业，“工匠精神”在这种氛围下

很容易没落或消亡。渗透到职业教育中，尤其

对依靠年代传承工艺的专业，比如烹饪中的古

法、服装中的裁剪、建筑中的榫卯等，传统文

化断层无疑是比巨大的损失。再者，重塑儒家

的中国，又怎么能够一如既往地追寻道家和法

家的踪迹？ 

纵观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书面中的

“工匠精神”基本被“职业精神”字眼所替代，

而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职业精神”并非等

同于“工匠精神”。我们不是怀疑“职业精神”

写入方案是否得当，让人担心的是学生在培养

过程中一旦缺乏“工匠精神”的熏陶，那就很

难成为真正的职业精英。“工匠精神”是职业

人最核心的灵魂要素，培养目标没有“工匠精

神”的培育任务，课程和教学又怎么会融入

“极致”和“完美”这样的高远目标呢？所以，

学生毕业后掌握了该专业所从事的某项技能以

及常规的职业素养，根本不能以是否具备“工

匠精神”来评价学生。有些学校也有培育学生

的工匠意识，期望学生拥有卓越的工匠品质，

养成良好的工匠习惯，但是无奈学校本身技术

技能底蕴有限，教学与实际职业岗位差距较大，

教学理念、实训设备、技术水平不能顺应时代

发展潮流，达不到精湛水平。目前不少职业院

校“双师型”教师“工匠精神”底子薄弱，缺

乏企业实习和生产实践经历，向学生倡导“工

匠精神”的意识不强，导致传授“工匠精神”

内涵存在难度。即使学生到了企业实习，一些

中小微企业往往忽略了工匠作用，学生成为了

企业赢取利益的廉价劳动力。 

职业院校学生的自身因素也是重要的一点。

学生完成学校规定的理论学时和实践学时外，

基本不会额外给自己增添学习负担。学生缺乏

主动学习、主动探索、勇于创造的精神，疏于

对所学问题进行深层次探究。遇到困难时，缺

乏决心、信心及毅力将其解决，工匠精神培养

难度必然受到制约。而且职业教育越来越偏向

就业教育，职业院校非常看重毕业生的就业率，

往往忽略对学生精神世界的改造和重塑。 

职业教育培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不单单是

劳动者或技术工人，更要培养出具备“工匠精

神”的职业人。具备“工匠精神”的学生不仅

能够将工作视为谋生的手段，更会对工作有精

益求精、不断雕琢、创造价值深层次的精神追

求。所以，纵观发达国家对于职业教育中对于

“工匠精神”的培养与重视，倡导“工匠精神”

回归与重塑，并不是对传统工匠的追忆，而是

对于当下现实的精神召唤。 

三、重塑职业教育中“工匠精神”的路径 

技术技能的培养与职业精神的培养应该始

终贯穿育人过程中，不可偏断其中任何一方。

个人的决策和信息筛选的方法能力，技术技能

的工具性的专业能力，职业精神的社会能力将

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的职

业能力，忽视某一种能力都不能造就一个完整

的、合格的、纯粹的、并能够持续成长的技能

型人才。尤其国家提倡“中国制造 2025战略”，

制造业强烈呼唤职业人的“工匠精神”，该精

神应该得到职业教育领域的回归与召唤。我们

需要既要从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等外部路径来

营造，也需要从职业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教学

改革以及学生自身等内部路径作为契入点。 

从外部路径来看，要营造正确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认定事物、辨别是非的一种思维或

价值取向。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时代，社

会首先就要摒弃职业教育是次等教育的传统观

念。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要

知道德国的优秀工匠和科学家、日本著名的料

理师和工程师具有同等崇高的社会地位。国外

发达国家注重职业教育，注重“工匠精神”，

注重对学生个性的培养，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借

鉴的地方。所以，社会需要构建良好的舆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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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将匠人文化作为化入骨髓里的“常识”。

职业院校要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将“职业素

养”、“工匠精神”与职业教育有效整合。 

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层面，政府也要尽快

建立国家资格框架，为新手到专家的职业发展

构建出一条与之匹配的“进阶通道”，为“蓝

领”提供合理上升的通道，摒弃与“白领”不

对等的社会偏见，提高职业院校毕业生的社会

地位，给予相应的薪资报酬，激发学生“工匠

精神”的潜能与学习动力，为今后的“中国智

造”培养高技能的工匠队伍。 

在工匠制度方面，国家应该做出顶层设计，

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德国、日本及欧洲发达

国家也曾经历过粗制滥造的阶段。但是上述国

家经过反思，通过“法律、标准、质量认证”

三位一体的质量管理体系，彻底完成了整个国

家制造业的质量蜕变。所以，我们不能将“制

定相应法律法规”（尤其是职业教育领域）固化

成具有浓烈的政治化色彩的官方语言，而是应

让“工匠精神”真正成为绽放光彩的制度化手

段。只有形成完善的制度环境，职业院校才能

按章所寻，有法可依。 

从内部路径方面，职业院校主要承担着向

学生传授“工匠精神”的任务。首先，职业院

校要积极探究“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现代学徒制的引入，能够更好地让学生接受传

统技术工艺。现代学徒制不仅仅只注重中师傅

向徒弟的言传身教，更要重视在师傅“传帮带”

的过程中注入“工匠精神”思想，薪火相传，

夯实具有工匠基础的人力资源。“大匠示人以

规矩”，由技术层面到精神层面的升华，使得

技术群体皈依于“对产品精雕细琢、对技术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植入

“工匠精神”指标，课程体系中融入“工匠精

神”，可以最直接的方式将经验技能和岗位能

力培养的企业生产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实

现“做中教、做中学”的人才培养模式。 

工作实践是传承“工匠精神”的基础，是

渗透“工匠精神”最直接、最重要的路径。职

业院校要强化学生在学校中实训、企业中实习

的挂职锻炼。“工匠精神”不是教师仅用口述

就能让学生掌握的，这种精神需要在工作实践

中内化为学生的职业素质。这就要求职业院校

要开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让学生到企业里

去实习，切身感受企业文化，提高学生的职业

素养。将实际的工作情景与任务联结在一起，

使学生专注于工作过程，追求卓越，体知躬行，

才能极大提高“工匠精神”在学生完成工作任

务时所感受到的成就感，形成自己独有的职业

情怀。 

要“工匠精神”，更要“工匠文化”。文

化熏陶也是培育“工匠精神”宝贵的载体。在

“学而优则仕”的文化里，劳心者治人，劳力

者治于人，我们缺失的是社会鼓励工匠精神的

文化。因此，社会没有建立支撑“工匠精神”

的文化体系，也就缺失了培育“工匠精神”的

有效载体。当然，文化需要实质性和长期性的

精神鼓励。作为职业院校应该突出这种文化载

体，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营造“工匠精神”的社

会文化样板，将文化价值效益化最大。诸如，

职业院校在整体基建规划中，可以充分融合校

园文化和“工匠精神”，利用条幅标语等形式

在学校园林景观、楼宇、风景石等醒目的位置

展示；可开展技能大讲堂，组织师生开展技能

竞赛等活动引入企业文化；亦可定期开展“企

业大师入校园”等讲学活动讲座，让学生感受

企业里的“工匠精神”，培养对工作的热爱与

忠诚。学校文化中涵养“工匠精神”、“工匠

精神”，能使校园文化建设为“工匠精神”培

育加分。 

匠人易得，匠心难练，以匠修心，以心练

技。为迎接“工匠精神”的回归和有效培养，

我们需要理性思考和客观追问“工匠精神”生

成的社会条件、环境约束机制和培养前提等现

实问题。所以，对于“工匠精神”的培育不是

一蹴而就的，需要职业教育工作者长期不断地

向学生传授工匠经验，使学生耳濡目染，了解

“工匠精神”的真谛，方能回归初心，用心雕

琢，养成精益求精的价值追求,体现发展提质增

效的精神内涵，并身体力行地完成项目和工作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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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短缺到产能过剩，我们想要在奔跑的同时还

要展现优雅的身姿，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仔细想来，这个时期的“工匠精神”的确没有

达到“精耕细作”。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制度上

的缺失就显而易见了。“工匠精神”是离不开工

匠制度孕育。国家不强调工匠制度，职业教育

又怎么轻易呼唤“工匠精神”呢？ 

从文化传承方面看，“工匠精神”并不是

舶来品，中华民族也有“庖丁解牛”、鲁班学

艺、卖油翁等历史悠久、脍炙人口的“工匠”

式传奇，但是有许多工艺和技术失传、失真现

象严重，传统工艺传承后继无人，队伍稀缺。

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机械化生产

逐步代替手工业，“工匠精神”在这种氛围下

很容易没落或消亡。渗透到职业教育中，尤其

对依靠年代传承工艺的专业，比如烹饪中的古

法、服装中的裁剪、建筑中的榫卯等，传统文

化断层无疑是比巨大的损失。再者，重塑儒家

的中国，又怎么能够一如既往地追寻道家和法

家的踪迹？ 

纵观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书面中的

“工匠精神”基本被“职业精神”字眼所替代，

而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职业精神”并非等

同于“工匠精神”。我们不是怀疑“职业精神”

写入方案是否得当，让人担心的是学生在培养

过程中一旦缺乏“工匠精神”的熏陶，那就很

难成为真正的职业精英。“工匠精神”是职业

人最核心的灵魂要素，培养目标没有“工匠精

神”的培育任务，课程和教学又怎么会融入

“极致”和“完美”这样的高远目标呢？所以，

学生毕业后掌握了该专业所从事的某项技能以

及常规的职业素养，根本不能以是否具备“工

匠精神”来评价学生。有些学校也有培育学生

的工匠意识，期望学生拥有卓越的工匠品质，

养成良好的工匠习惯，但是无奈学校本身技术

技能底蕴有限，教学与实际职业岗位差距较大，

教学理念、实训设备、技术水平不能顺应时代

发展潮流，达不到精湛水平。目前不少职业院

校“双师型”教师“工匠精神”底子薄弱，缺

乏企业实习和生产实践经历，向学生倡导“工

匠精神”的意识不强，导致传授“工匠精神”

内涵存在难度。即使学生到了企业实习，一些

中小微企业往往忽略了工匠作用，学生成为了

企业赢取利益的廉价劳动力。 

职业院校学生的自身因素也是重要的一点。

学生完成学校规定的理论学时和实践学时外，

基本不会额外给自己增添学习负担。学生缺乏

主动学习、主动探索、勇于创造的精神，疏于

对所学问题进行深层次探究。遇到困难时，缺

乏决心、信心及毅力将其解决，工匠精神培养

难度必然受到制约。而且职业教育越来越偏向

就业教育，职业院校非常看重毕业生的就业率，

往往忽略对学生精神世界的改造和重塑。 

职业教育培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不单单是

劳动者或技术工人，更要培养出具备“工匠精

神”的职业人。具备“工匠精神”的学生不仅

能够将工作视为谋生的手段，更会对工作有精

益求精、不断雕琢、创造价值深层次的精神追

求。所以，纵观发达国家对于职业教育中对于

“工匠精神”的培养与重视，倡导“工匠精神”

回归与重塑，并不是对传统工匠的追忆，而是

对于当下现实的精神召唤。 

三、重塑职业教育中“工匠精神”的路径 

技术技能的培养与职业精神的培养应该始

终贯穿育人过程中，不可偏断其中任何一方。

个人的决策和信息筛选的方法能力，技术技能

的工具性的专业能力，职业精神的社会能力将

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的职

业能力，忽视某一种能力都不能造就一个完整

的、合格的、纯粹的、并能够持续成长的技能

型人才。尤其国家提倡“中国制造 2025战略”，

制造业强烈呼唤职业人的“工匠精神”，该精

神应该得到职业教育领域的回归与召唤。我们

需要既要从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等外部路径来

营造，也需要从职业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教学

改革以及学生自身等内部路径作为契入点。 

从外部路径来看，要营造正确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认定事物、辨别是非的一种思维或

价值取向。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时代，社

会首先就要摒弃职业教育是次等教育的传统观

念。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要

知道德国的优秀工匠和科学家、日本著名的料

理师和工程师具有同等崇高的社会地位。国外

发达国家注重职业教育，注重“工匠精神”，

注重对学生个性的培养，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借

鉴的地方。所以，社会需要构建良好的舆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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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将匠人文化作为化入骨髓里的“常识”。

职业院校要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将“职业素

养”、“工匠精神”与职业教育有效整合。 

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层面，政府也要尽快

建立国家资格框架，为新手到专家的职业发展

构建出一条与之匹配的“进阶通道”，为“蓝

领”提供合理上升的通道，摒弃与“白领”不

对等的社会偏见，提高职业院校毕业生的社会

地位，给予相应的薪资报酬，激发学生“工匠

精神”的潜能与学习动力，为今后的“中国智

造”培养高技能的工匠队伍。 

在工匠制度方面，国家应该做出顶层设计，

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德国、日本及欧洲发达

国家也曾经历过粗制滥造的阶段。但是上述国

家经过反思，通过“法律、标准、质量认证”

三位一体的质量管理体系，彻底完成了整个国

家制造业的质量蜕变。所以，我们不能将“制

定相应法律法规”（尤其是职业教育领域）固化

成具有浓烈的政治化色彩的官方语言，而是应

让“工匠精神”真正成为绽放光彩的制度化手

段。只有形成完善的制度环境，职业院校才能

按章所寻，有法可依。 

从内部路径方面，职业院校主要承担着向

学生传授“工匠精神”的任务。首先，职业院

校要积极探究“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现代学徒制的引入，能够更好地让学生接受传

统技术工艺。现代学徒制不仅仅只注重中师傅

向徒弟的言传身教，更要重视在师傅“传帮带”

的过程中注入“工匠精神”思想，薪火相传，

夯实具有工匠基础的人力资源。“大匠示人以

规矩”，由技术层面到精神层面的升华，使得

技术群体皈依于“对产品精雕细琢、对技术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植入

“工匠精神”指标，课程体系中融入“工匠精

神”，可以最直接的方式将经验技能和岗位能

力培养的企业生产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实

现“做中教、做中学”的人才培养模式。 

工作实践是传承“工匠精神”的基础，是

渗透“工匠精神”最直接、最重要的路径。职

业院校要强化学生在学校中实训、企业中实习

的挂职锻炼。“工匠精神”不是教师仅用口述

就能让学生掌握的，这种精神需要在工作实践

中内化为学生的职业素质。这就要求职业院校

要开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让学生到企业里

去实习，切身感受企业文化，提高学生的职业

素养。将实际的工作情景与任务联结在一起，

使学生专注于工作过程，追求卓越，体知躬行，

才能极大提高“工匠精神”在学生完成工作任

务时所感受到的成就感，形成自己独有的职业

情怀。 

要“工匠精神”，更要“工匠文化”。文

化熏陶也是培育“工匠精神”宝贵的载体。在

“学而优则仕”的文化里，劳心者治人，劳力

者治于人，我们缺失的是社会鼓励工匠精神的

文化。因此，社会没有建立支撑“工匠精神”

的文化体系，也就缺失了培育“工匠精神”的

有效载体。当然，文化需要实质性和长期性的

精神鼓励。作为职业院校应该突出这种文化载

体，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营造“工匠精神”的社

会文化样板，将文化价值效益化最大。诸如，

职业院校在整体基建规划中，可以充分融合校

园文化和“工匠精神”，利用条幅标语等形式

在学校园林景观、楼宇、风景石等醒目的位置

展示；可开展技能大讲堂，组织师生开展技能

竞赛等活动引入企业文化；亦可定期开展“企

业大师入校园”等讲学活动讲座，让学生感受

企业里的“工匠精神”，培养对工作的热爱与

忠诚。学校文化中涵养“工匠精神”、“工匠

精神”，能使校园文化建设为“工匠精神”培

育加分。 

匠人易得，匠心难练，以匠修心，以心练

技。为迎接“工匠精神”的回归和有效培养，

我们需要理性思考和客观追问“工匠精神”生

成的社会条件、环境约束机制和培养前提等现

实问题。所以，对于“工匠精神”的培育不是

一蹴而就的，需要职业教育工作者长期不断地

向学生传授工匠经验，使学生耳濡目染，了解

“工匠精神”的真谛，方能回归初心，用心雕

琢，养成精益求精的价值追求,体现发展提质增

效的精神内涵，并身体力行地完成项目和工作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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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bsence, Regress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raftsman Spirit”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LI Yun-fei 

(Liaoning Agriculture College, Yingkou 115009, China) 

 

Abstract: “Craftsman spirit” is a kind of advanced social consciousness. It is a kind of professional spirit 
which is us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of the products with craftsman’s constantly perfect or a 
high level skill. Vocational colleges neglect the teaching of “craftsman spirit”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ng 
students.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social transition, cultural heritage, individual factors and other reasons 
hinder the regression of the “craftsman spirit”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to reshape students' “artisan spirit” has become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s 
deep call. 
Key words: “craftsman spirit”; vocational education; absence reason; reconstruction path 
 

·简讯 2·    第三届全国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期刊改革与发展学术论坛在

杭州召开 

为推动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科研的繁荣与发展，促进我国职成教育科研更好地服务国家现代化

建设和学习型社会建设，进一步总结交流办刊经验、研讨办刊规律，5 月 14 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书

报资料中心、《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社、《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联

合主办，《教育与职业》、《中国成人教育》、《职教论坛》、《职教通讯》等杂志社协办，浙江金融职

业学院承办的“第三届全国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期刊改革与发展学术论坛”在杭州隆重举行。教育

部职成司副巡视员谢俐、教育部社科司出版处处长田敬诚、教育部职教所所长杨进、中国人民大学

书报资料中心党委书记兼主任武宝瑞、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执行主编谭旭、《中国高教研究》

杂志主编王小梅、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周建松、校长郑亚莉等领导嘉宾出席本次论坛。国内

近 50 家专注职业教育、终身学习领域的期刊负责人及近百所职业院校和高校成人教育学院（继续

教育学院）的领导共 240余名代表参会。 

 (信息来源：高等职业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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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专业结构动态调整探索* 

——以广州城建职业学院为例 

周  晖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925） 

 

摘 要：高职院校的办学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需要对接产业办专业、依托行业建专

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势必影响专业结构的转型和优化。通过对广州城建职业学院专业结构动态调整

分析，探寻高职院校专业结构存在的问题、调整的原则、对策及整改方案，为同类高职院校提供参

考实例。 

关键词：高职院校；专业结构；动态调整；关键指标 

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识码：A 

 

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已纷纷由规模扩张

的初级阶段向示范、后示范、创新强校等内涵发

展阶段过渡，学校需要从专业“做大做强”的“扩

张型”向寻求自我诊断改进、专业结构调整优化

的“开放型”转变。高职院校面临的严峻挑战是

如何求同存异，错位竞争，有效实施专业结构动

态调整的长效机制，彰显办学亮点与特色，促进

内涵发展，进一步提升复合型、发展型、创新型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 

而专业是学校发展的核心内容和关键载体，

是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与办学水平的集中体现，

反映其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与水平。

专业结构必须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职业结构

和技术结构高度匹配。以广东省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为背景，以广东省高职教育专业建设现状

为依据，以笔者所在院校广州城建职业学院专

业结构动态调整为案例，探索专业结构存在的

问题、调整原则及整改对策。 

一、专业结构及动态调整 

高职院校办学具有明确的服务对象，即区 

 

 

 

域经济发展，具有明确的中心任务，即培养面向

生产、服务和管理一线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

才。因而，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相对于本科院校

而言，更有着鲜明的教育与职业的双重属性。要

求专业设置与调整应以区域社会需求为出发点

和着眼点，充分与行业、产业、职业和岗位对接，

需要建立健全更为灵活的动态调整机制，否则

就无法适应行业产业转型升级对人才的新需求。 

专业结构主要是指一段时期内专业设置的

整体构成形态，包括五方面内容：类型结构，即

专业大类及专业类，各学校因其背景、属性差异

会存在不同的专业类型结构，各类型专业数量

也存在较大差异；规模结构，即各类别的专业数

量及办学规模；周期结构
[1]
，即各专业类别的办

学时间；关联结构，即专业或专业类别之间的关

联耦合程度；对应结构，即专业与区域经济发展

的契合度。专业结构体现学校在专业层面的顶

层设计，合理与否决定着学校办学的特色、水平

和效益，也影响学校发展的潜在优势。所谓专业

结构的动态调整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专业的设 

 

 

 

第 16卷第 3期 高等职业教育探索 Vol.16 No.3 

2017年 6月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XPLORATION Jun. 2017 

 
文章编号：2096-272X（2017）03-0039-05 


